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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随着门户的洞开，中国迎来

了千古未有之变局，西方的科学技术和

文化艺术纷纷涌入，中国近代音乐也在借鉴西

方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探索。一位

名叫萧友梅的人，早在年少时踏上前往东瀛航

船的那一刻起，就决心背负起振兴国乐的使

命，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奉献终生。

之前的中国音乐教育，大部分还停留在

所谓的“学堂乐歌”上，五四运动开启了一场

新的文化革新，自此，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文化

开始全面建立起来，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专业音

乐教育机构，而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

的萧友梅，正是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之一。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院校，他

是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谱曲者，他组建了中

国第一支管弦乐队，他是音乐学研究领域获德

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人……

【求学生涯】

1884年1月7日，萧友梅生于广东香山县

石岐镇（今属中山市），他原名乃学，字思

鹤，别号雪朋，这“学”“鹤”“雪”三字，分

别对应“进取”“贤能”与“高洁”之意，恰

好概括了他的一生。

萧友梅的父亲萧煜增，原是前清的秀才，

后以塾师为生。1889年，萧友梅5岁时随父亲

移居澳门，入倾向新学的儒生陈子褒所设的学

校——“灌根草堂”学习。在那里，萧友梅接

受传统的“四书”和算术教育，同时学习英文

和日文，从小就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和外文基础。

当时，隔壁住着一位葡萄牙神父，他既

是传教士，又是音乐家，时常用风琴弹奏宗教

音乐，这深深吸引了少年萧友梅。某日，他在

庭院隔墙欣赏时，不禁随着风琴的音乐哼唱，

神父发现后把他叫到家来。萧友梅初见乐器

雀跃不已，他后来曾回忆说 ：当时自己对风

琴“羡慕不已，然未有机会学习也”。音乐理

论家廖辅叔这样评述 ：“萧家本来就是书香人

家，加上灌根草堂的教育，萧友梅从小就积累

了相当丰富的文史知识。他提交给莱比锡大学

的博士论文之所以能够引经据典，左右逢源，

是与早年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

1892年， 孙 中 山 从 香 港 西 医 书 院 毕 业

后，来到澳门行医，与萧家比邻而居，由于都

是广东香山同乡，因此两家过从甚密。那年

孙中山已26岁，时常来往港澳，与杨鹤龄、陈

少白、尤列结成小团体，被外人称为“四大

寇”，经常大胆议政。萧友梅耳濡目染，受孙

中山民主思想影响很深。

萧友梅15岁时，考取了广州的一所新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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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时敏学堂，所学课程，除中、英、史、

地、算术外，还有图画、唱歌、体操等课程，

门门成绩优异。次年，八国联军侵华，激发了

新学堂学子们强烈的爱国热情，都希望出国去

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1901年，萧友梅作为时敏

学堂的首届毕业生，在校长邓家仁的带领下，

东渡日本，自费考取了东京高等音乐学校选修

钢琴和声乐，正式圆了他与音乐结缘的梦。　

对于自费生来说，经济是个大难关。为

了维持生活费用，萧友梅以纯熟的日语口语，

为来自广东的教育旅行团及其他留日学生担任

日文翻译赚钱维生，且在余款中为自己购置了

一台钢琴。

1905年， 萧 友 梅 被 选 为 留 日 学 生 会 会

长，其时，他在东京和孙中山重逢，内心十分

欢喜。当时的孙中山正组织“中国同盟会”，

萧友梅很快加入其中，成为会员。不久，萧友

梅搬到革命党人廖仲恺寓所的楼上居住，以学

习音乐的留学生身份，掩护革命活动，分散日

本警察及清廷的注意。他们的住所成为了秘密

集会的地点，每逢举行会议，萧友梅总是带着

廖仲恺与何香凝夫妇的孩子在屋外玩耍，实际

上是在给开会的人放哨，一有动静可立即通知

众人。

1906年，萧友梅考取广东省官费留学生

资格，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攻读教育学，并

继续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同年12月，同盟会

准备在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策划起义事

宜，因风声走漏，清政府知会日本派出密探加

紧缉捕孙中山。此时萧友梅已搬到东京郊外大

九村的乐庐居住，遂将孙中山密藏在他的卧室

很长一段时间，每天三餐与起居全由萧友梅照

料。萧另外负责与廖仲恺等人的联络工作，直

到次年3月孙中山安全撤至越南河内为止。孙

中山对萧友梅的胆识与为人深为赞赏。

【厚积厚发】

1909年夏，萧友梅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后回国。翌年，他参加清廷在北京保和殿举行

的留学生殿试。学部发给他的证书，称萧友梅

“留学生毕业考试取得甲等，奉旨赏给文科举

人”，被清廷学部任命为“视察官”。

不久后，武昌起义枪声响起，辛亥革命

爆发，大清王朝轰然倒塌，孙中山就任中华民

国临时大总统，萧友梅任“总统府秘书”，他

从北京赶往南京，开始新的人生。可惜好景

不长，同年4月1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盗

取，南京政府被迫解散。

解散前，孙中山询问各位成员的志向，

萧友梅表示，还是愿意继续学习音乐，并且想

去德国深造，因为日本现代音乐教育的来源地

就是德国。孙中山当即批准了萧友梅的请求，

还将此事交由教育总长蔡元培办理。因经费问

题，萧友梅等待数月，终于在10月收到好友蔡

元培的来电 ：已筹得款项，即可放洋。

1913年，萧友梅开始进入由门德尔松一

手创办的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攻读音乐理论

和作曲 ；同时又在莱比锡国立大学攻读哲学与

教育学。在这些高等学府里，不仅有乐坛泰斗

任教，还有举世闻名的合唱团。其时，萧友梅

已步入中年，他倍感光阴宝贵，把别的同学上

舞厅、泡咖啡馆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同时

他生活非常节俭，曾在一所修道院住过一段时

期，专心钻研学问。

1916年 夏， 萧 友 梅 用 德 文 写 出《 十 七

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乐器史的研究》论文，以

“CHOPIN”为别名（以示对波兰音乐家肖邦

的崇敬），将论文提交给莱比锡大学哲学系。

萧友梅在论文的结尾部分指出，他为清廷未能

促使音乐院成立感到惋惜，因而“我个人的愿

望是除了推广一般科学技术外，在中国还更应

注重音乐，特别是积极培养系统理论与作曲人

才”。由此可见，萧友梅在德国学到的不仅是

钢琴演奏技术和作曲理论，还有对音乐学术态

度和对音乐教育事业的信念。不久后，萧友梅

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莱比锡音乐学院授予的结

业证书上，对他的评语是 ：勤奋好学，品行、

才能与成绩三项均佳，总评 ：道德上“无懈可

击”，他也成为了中国首位音乐博士。

此时正值一战时期，海上交通已断，萧

友梅一时无法回国，他便于这年10月，转入柏

林大学，继续选修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儿

童心理学、音乐、美学等课程。

由 于 战 事 关 系， 当 时 德 国 都 市 食 物 短

缺。某日，一群外国来的留学生在用餐时谈起

自己国家的情形，萧友梅自称是中国南北朝时

代梁朝萧统皇帝的后裔，引来众人注目，于是

后来大家都叫他“萧王子”，早餐时房东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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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准备了一块当时十分珍贵的牛油。后来萧

友梅住在波兰波森的农村，他靠种植马铃薯解

决缺粮问题，并且在小学里教钢琴和法语赚钱

维生，与当地农民相处融洽。由于生活贫困，

萧友梅身体虚弱，曾因营养不良住院治疗，就

此落下了病根。

除了忍受身体上的病痛，萧友梅也在苦

苦思索祖国音乐教育的未来。“五四”以前，

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只限在文人的自娱性音乐

方面，弹琴等音乐活动只是作为修身养性的一

种手段。从事表演的活动，是由社会底层的

“戏子”们担任的，这些活动与“国民音乐教

育”并不是一回事。

那 时 音 乐 的 整 体 地 位 低， 质 量 也 不 够

高，音乐专业不受重视，在高等学校里不过是

附庸，有的与美术合在一起称为图音系，有的

与体育合在一起称为音体系，有的更是大杂烩

称为“图工操练”。萧友梅认为中国音乐无论

民歌、民间器乐曲或者戏曲，多建立在五声音

阶调式基础上，音调缺少雄壮刚强的气势。他

所作的曲子中，大部分都用七声大调音阶，并

且极为注重曲调的高昂，以表民族气节。

等到交通恢复，他带着这些想法，马不

停蹄地回到了祖国。

【为《卿云歌》谱曲】　

以萧友梅渊博的学识和早年的革命经历

及同国内政界高层人士的关系，要谋得一个薪

位高的职务并不困难，但他毅然选择了开创音

乐教育事业的艰苦道路。

1920年3月，萧友梅回到当时中国新文化

运动的中心——北平。碰巧北京大学校长蔡元

培从欧美考察教育归来，他非常欣赏萧友梅的

为人和才能，萧友梅也很赞同蔡元培“以美育

代宗教”的主张，于是萧应邀担任北大中国文

学系音乐讲师兼该校音乐研究会导师。在北

大，萧友梅的课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每当他

开讲，“听者几近千人，极北大校园一时之盛”。

由于蔡元培的发起与倡导，北大率先成立

了音乐研究会，萧友梅加入了蔡元培任会长的

“北大音乐研究会”，并在该研究会编辑出版的

刊物《音乐杂志》上发表多篇音乐启蒙性文章。

这些成果无疑是在中国发展音乐的好兆头。萧友

梅曾分析中国音乐发展缓慢的原因，觉得要使中

国现代音乐发扬光大，首先必须立足于办好音乐

教育，培养出中国自己的音乐人才。

此外，他还想在中国创立曾在德国看见过

的合唱团，把音乐作为文娱活动以一种更为亲

民的方式普及，才能引起大众对音乐的兴趣。

1922年冬，萧友梅召集清末海关总税务

司署管乐团的16名成员，成立“国立北京大学

音乐传习所管弦乐团”，由他担任指挥，组织

成员每个礼拜到家里排练。

乐团的第一场演出安排在北大。在当时

的中国组织管弦乐队，仿佛在美国街头唱二人

转，对当时思想不算开放的人来说，多少是有

点文化冲击的。听闻演出的消息，男女老少倍

感新奇，都好奇地往北大第三院的大礼堂走

去。乐队队员一上场，人们就交头接耳议论开

了——他们手里拿的是提琴、洋号，身上穿的

却是长袍马褂，样子滑稽又古怪。

萧 友 梅 带 领 乐 团 气 定 神 闲 地 完 成 了 表

演，表演结束的那一刻，获得了满堂喝彩。这

支乐队并不是昙花一现，从1922年底到1927年

将近5年的时间，带来过40余次的精彩演出，

演奏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音乐

大师的作品，为北京群众介绍了不少西方音乐

艺术知识，掀起了一阵社会新风潮。

有一回，徐志摩在北京大学给学生们讲

述英国诗人济慈的《夜莺歌》时说，“没有听

过夜莺的歌唱是很难了解，北京有没有夜莺，

萧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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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提出一个补救办法，就是建议

学生们去听萧友梅先生指挥演出的贝多芬第六

（田园）交响乐，“那里面有夜莺的歌声，好

吧，我们只要能同意听音乐——自然和人为

的——有时候可以使我们听出神”。可见管弦

乐队在那时的势头之盛。

那几年，大概是萧友梅最愉悦轻松的几

年，除了办管弦乐队之外，他还开始源源不断

地创作。

1919年12月4日，北洋政府设立“国歌研

究会”，办理审定新国歌事宜。翌年，章太炎提

议采用《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卿云歌》

作为国歌，歌词仅四句 ：“卿云烂兮，乣缦缦

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象征中国国运昌

盛。萧友梅从德国回国来到北京不及一周，就

被聘为国歌研究会会员，并获委任创作国歌。

他用西洋作曲的技巧谱成一首E大调、曲调庄

严流畅的曲子。后经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

并于1921年7月正式颁布定为国歌。但这首《卿

云歌》由于歌词过于深奥古朴，后被废止（后

来成为复旦大学的老校歌），萧友梅却因谱写国

歌名气大增，北大音乐研究会的声望也随之提

高，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前来习乐。

1920年9月，萧友梅与杨仲子共同创办北

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内设音乐、体育专修

科，萧友梅兼任科主任。杨仲子早年留法攻读

化学，副修音乐，后在日内瓦音乐学院学习音

乐长达十年之久，与瑞士女子结婚，1920年回

国成为萧友梅得力助手。

1922年8月，经萧友梅提议，北大音乐研

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以养

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

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传习所由校

长蔡元培兼任所长，萧友梅做教务主任负责实

际工作。

但 北 洋 军 阀 的 教 育 部 以“ 有 伤 社 会 风

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北京所

有国立院校的音乐系科。萧友梅苦心经营了5

年的北大音乐传习所也被迫解散。萧友梅愤而

辞职，随蔡元培南下寻求发展。

【创建上海国立音乐学院】

萧友梅没想过放弃，也没想过在身世浮

沉的时代明哲保身，就算有一丝希望，他都会

奋力争取。

1927年10月1日，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

学院院长，经蔡元培力争，政府终于通过了萧

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计划。不过，计划虽

然通过，之前说定的6万元经费，财政部却要

等“战争结束后即筹划拨给”。说是“战争结

束”，实际上就是不会再给了。这时，多亏好

友杨杏佛出面为他力争，萧友梅才拿到3000元

不到的“开办费”。

拿着这笔少得可怜的钱，他在上海创办

了中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

院，它就是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几 尺 小 弄 堂 内， 大 的 房 间 全 都 用 作 教

室，校长室就在阳台上，在栏杆上面装上一排

玻璃，挡风遮雨。

萧友梅同大家挤住在一起，每天穿着一

套普通的旧西装上下班。他既没有专用汽车，

也没有校长专用黄包车，外出办事，近处就靠

两条腿，稍远就乘电车。学校甚至连员工都请

不起，门房、打铃、传达、清洁……等等杂务

都由一名“校工”兼任——那就是萧友梅。

办学时，萧友梅已年近五十，身体状态

堪忧，他从早到晚像台连轴转的机器，没空停

歇。而上海国立音专，就是他苦心经营的一个

家。1927年下旬，经考试筛选，学校先录取了

19名学生，继而又有从外地赶来的，后补录学

生4名。　　

条件虽苦，但萧友梅依然心怀希望。他

在11月27日的开学典礼上鼓励学生 ：“伦敦皇

家音乐院1823年成立时，只有20个学生，80年

后增加到500人以上。大家共同努力，10年后

国立音乐院，1929年9月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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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有500个同学了……这是对音乐院的唯

一希望。”萧友梅曾设想以后每年招收50名学

生，10年500人，这也是萧友梅对中国音乐教

育事业前景的期待。

国立音专这张蓝图，萧友梅很多年前就

开始筹划，其中渗透了许多得来不易的经验。

它的许多办学特点，至今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是师资力量。1927年，中国正处于

被列强蚕食的水深火热之中，萧友梅只是一介

钱袋空空的穷教师，要是想请到在国际范围内

有声誉的教师，怕是难上加难。可萧友梅偏偏

就是凭着一份求贤若渴的精神，聘请到大量水

平极高甚至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音乐教育家。

那时，萧友梅初到上海，并不了解当时

当地的音乐状况。当他首次听到有东方第一美

誉的工部局交响乐团的演奏后，写下了一段感

受 ：“当战云弥漫全国，人民感受的痛苦无处

可诉的时候，真教人千万想不到这个孜孜为

利，俗气不堪的上海租界地方，居然可以找到

一个安慰灵魂的圣乐与一个极难得的领略艺术

的机会，这不是好看的衣饰，好吃的饭菜，却

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市政府所主办的交响乐音乐

会。现在我敢对人说‘上海市政府的管弦乐

团，是上海唯一的宝贝’。”该乐团的成员，均

来自于欧美各国一流音乐学院，并有相当的教

学与演奏经验。萧友梅争取到乐团的首席小

提琴富华（意大利人），大提琴首席余甫磋夫

（俄国人）等名家多人来院任教，大大提高了

学院的教学水平。

1929年，极富盛名的钢琴大师、俄国人

查哈罗夫旅居上海，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萧

友梅初次慕名登门，请他到音乐院任教，竟遭

冷拒 ：“中国学生如同刚学步的婴儿，哪能用

得着我去为他们上课呢？”萧友梅三顾茅庐诚

恳邀请，最后许出优厚条件，答应给他像校长

待遇级别的400元月薪，当时音乐员教师薪俸

为200元，最高也不过280元，另外还同意他只

教7名学生，而其他钢琴教师每人至少教授12

名学生。最终，查哈罗夫被他的诚心打动，改

变了当初的傲慢态度，忘我地投入到教学中。

国立音专在1927至1937十年间，聘请教

师总数曾达41人，其中外籍教师28人，中国教

师13人。这样一种集中国内外一流师资队伍进

行办学的思路和模式，为萧友梅专业音乐教育

事业的成功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其次，萧友梅坚持用蔡元培提倡的“美

育”教育学生。

萧友梅对学生的爱护是众所周知的，他

从不以“钱财”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准。萧先生

曾感叹地说 ：“一个学生在音专上了几年学, 领

到一张证书, 只是添了一份嫁妆。”为了改变这

种状况，向全国普及招生，萧友梅特意向各省

教育厅发函，让各省选送一些学生来音专学

习，毕业后再回到原地，实行定向培训。这样

一来，来自边远省份的孩子也能受到正规的音

乐教育了，他们学成回乡，等于在全国遍播了

音乐的种子。广西的陈传熙、山东的李士钊等

均因此机会入校。

萧友梅尊重每一个前来报考的学生，对

于千里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伯乐。1928 年，

冼星海由北平来上海考入国立音乐院，见他家

境贫寒，萧友梅便让他在音乐传习所里管理音

乐书籍和抄写乐谱，用工作所得补贴他学习生

活费用。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后，萧友梅让

冼星海、熊乐忱等原北大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

专的学生免试入学, 并安排冼星海以半工半读

方式维持学习与生活，还曾亲自陪冼星海到上

海工部局乐队报考黑管演奏员, 可惜未被录用。

同年，丁善德以自学的一点琵琶知识从

昆山前来报考，萧友梅慧眼识英才，将其招入

学校悉心培养，日后果成大器。

第三，萧友梅在学习西乐的同时兼顾对

国乐的培养及发展。

无论在北京或国立上海音专时期，萧友

梅始终规定学生必须要学习一种民族乐器，而

声乐学生期末考试的曲目中，一定要有国语独

唱歌曲。古文与诗词更是各科学生必修课程，

足见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视。他写的一本重

要著作《普通乐学》，其特点是将中国古代乐

制与西欧学制详尽地叙述分析与比较。

十余年间，学校培养了一批日后赫赫有

名的音乐家，理论作曲有贺绿汀、陈田鹤、江

定仙、刘雪庵 ；钢琴有李翠贞、李献敏、丁善

德 ；声乐有喻宜萱、周小燕、斯义桂等人，多

为我国近现代音乐界支柱式的人物。

然而，辉煌的成绩背后，也藏着许多不

为人知的心酸。因为贫穷，国立音专自办学

以来经历9次搬迁，如此高的频率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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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在1937年12月18日补行的开学典礼上说

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搬家是音专的家常便

饭。”学校资金不够运转，就不能给予学生低

廉学费。他一边想体恤学生，一边又不得不抬

高学杂费。这样一来，个人经济利益和校方全

局发展往往很难取得一致，引发了部分学生的

不满。

其实萧友梅是位清廉的老师，曾有学生

回忆 ：“有一年底，学校也像别的大学一样, 有

了一点结余。别的大学都用那笔钱买了汽车, 

萧友梅考虑到学校还缺少一台开音乐会用的三

角琴，于是把它用到节骨眼上。不久，一台崭

新的伊巴赫牌三角琴从德国运到了上海。”

萧友梅为人严肃，不苟言笑，事业心极

重，常公而忘私，无暇成家，在他的传记里，

甚至找不到一段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朋友问

起这个问题，他总是淡淡地说 ：“我已经同音

乐结婚了。”直到1932年48时，经周淑安教授

（声乐系主任）介绍，萧友梅才与沪江大学毕

业的戚粹真小姐在杭州结婚，名画家林风眠担

任证婚，婚后育有子女各一。

在莫干山的那些年，萧友梅依然惦念家

国大事。“九一八”事变后，萧友梅写下《从

军歌》，这是我国第一批以救亡为题材的爱国

歌曲之一。早年就患有肺结核病的他，因长期

积劳成疾，结核菌侵入肾脏，引起肾出血，医

治无效，于1940年12月31日逝世于上海体仁医

院，享年56岁。

萧友梅离开的那一天，仍不忘叮嘱前来

探病的人回学校时，记得把钢琴课室朝外的门

缝用硬纸条塞紧，以防吹进冷风，冻坏学生的

手指。

【结语】

北京，饽饽房8号是萧友梅的故居。这座深

藏于闹市之中的四合院，是萧先生早年买下的。

他和父母、姐姐、弟弟等10余人都住在这里。

冬天，萧友梅常穿件厚棉长袍，外罩布

衣衫，戴顶毛线帽，围长毛围脖，端坐在大书

桌前写讲义、编书、作曲。一般是晚上9点以

后工作至深夜2点钟。

萧友梅每天都要练琴2个多小时，还教授

其妹妹、侄女等学习，并不时将新作的歌曲拿

给她们试唱。音乐，不仅是他的工作，也是他

的生活态度，是他近乎偏执的信仰。每到周末

和假日，萧友梅即邀请从各国留学回来的教授

和同事们来家聚会，吟诗诵词，唱歌弹琴，赵

元任、李四光、张奚若、黎锦熙、林风眠等都

是常客。

如今，上海音乐学院校园里，有一座萧

友梅的半身铜像，它出自美术家刘开渠先生之

手，据说这是中国第一座音乐家的雕像。周围

风景优美，绿树围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萧友梅在北京寓所的琴室里，除了他崇

敬的贝多芬、肖邦、巴赫、孙中山及父亲的相

片外，还挂有一副对联 ：“岂能尽如人意，但

求无愧我心。”音乐殉道者萧友梅，此生鞠躬

尽瘁，无愧于心。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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